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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扩容与房产泡沫破灭

如今，街头各色典当行、担保
公司纷纷倒闭。随着煤炭价格由
最高时每吨800元回落到300多
元，失控的民间资本已然“沦陷”，
不到三个月，神木2000多家典当
行消失得无影无踪。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底以
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
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
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
近8000人，其中已跑路的集资大
户张孝昌、刘旭明、乔秀峰、刘国
林、王凤义等人借贷资金总额近
200亿元。

而对普通人来讲，原本盘算
着买房、养孩子的钱一下子没了，
赤裸裸的剥夺让他们震惊、愤怒，
同时陷入复杂的三角债中。

县城的清洁工李继亮(化名)
将多年积蓄的5万多元钱放在了
典当行。“孩子在北京上学，原本
想着赚点钱，万一将来孩子留在
大城市，也能给帮忙添一点。”没
想到，典当行关了门，他至今连老
板的影儿都没见着。

老李无处哭诉，“这些典当行
都经过了政府审批，现在雷正西
这个‘一把手’拍拍屁股就走了，
谁来管？”

一夜返贫，雷正西成为众矢
之的。“他根本就没有足够重视民
间借贷，把精力全放在了面子工
程上。”老李说。

“面子工程”直指神木县城外
西北方向的在建项目，它是郭宝
成2006年力推的、为应对农民进
城而建的与旧城规模相当的神木
新村。

8月2日，神木新村的工地上
鲜有工人施工，二十多层的在建
高楼星罗棋布，俨然一副现代都
市的模样。

新村最初规划可容纳约6万
人，按郭宝成的想法，“新村不仅
能平抑房价，更能扩大城市规
模。”

这在当时赢得了神木人的支
持。但雷正西继任后，提出“再造
一个新神木”，新村不断扩建，房
价也连番上涨，偏离了普通人的
预期。

在原有新村基础上，雷正西
规划出了二村。2011年8月份视
察时，雷正西说：“二村地价要按
照工业、物流、商业三种不同用
地类型，在参考基准地价的基础
上，根据市场科学调控，适当拉
开地价差距。”

果不其然，两年过去，在神木
县城高房价助推下，新村房价涨
到了每平方米5000多元。

新村的拆迁户吴兴华说：
“新村越建越大，比县城都大，老
百姓却越来越住不起。”他家当
年拆迁补偿的11万元，现在连首

付都不够。
不过，民间借贷崩盘让神木

房价迅速下挫。神木县中心地段
从每平方米1 . 2万元-2万元下降
到6000元-8000元，且交易冷淡。写
字楼、商铺、住宅区的租金价格也
大幅降低，不少在建工地都已停
工。

新村管委会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工作人员说：“现在新村的房
子也是有价无市，县城的商品房
真正成交的很少，新村的房子更
不好说了……”

财政收紧引发亏空传言

新村建设只是雷正西主政三
年的“大手笔”之一。为建“陕西最
美县城”，官方资料显示，近几年
神木已投资40多亿元，新建和改
造22条主干道路，对城区进行亮
化、打造滨河路河堤景观工程等。

连当地干部都诧异的是，雷
正西刚接任县委书记一职时，还
是非常低调的，频繁到基层走访
摸底了解情况。

不过，这种低调没有持续太
久。县政府退休老干部李洪军(化
名)说：“不管老雷能力如何，他在
会议上发言时讲得可都头头是
道。他想干出点事来！”

在雷正西的办公室里，一本
标有“清正廉洁一身轻，贪污受贿
一世惊”的警言警句的台历经常
被他拿来教育官员。

“每到开会，老雷就说他每时
每刻都警示自己，他的母亲、女儿
都经常提醒他要廉洁。”李洪军
说，“看看老雷当初讲的话，很难
想象他现在会被民众骂。”

任县委书记的头两年，雷正
西谨慎地践行“群众需要干啥我
干啥”的承诺。他进一步推进郭宝
成首倡的免费政策，连幼儿园教
育也纳入神木免费教育体系。

虽是陕西第一县，雷正西依
然认识到，“当地财政富老百姓不
富、少数人富多数人不富”，于是
提出“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
富、人民共享成果”。

2011年6月，雷正西筹建的
“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
三大慈善公益金启动，作为包括
免费医疗在内的社会福利项目的
重要补充。2012年3月29日，基金会
正式挂牌，定名为“陕西省神木县
民生慈善基金会”，号称国内最大
非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除依靠在神木的企
业、企业主捐助外，当地党政机关
和事业单位职工也是筹款的对
象。成立初期，该基金在短短两小
时内募集意向性善款达38 . 18亿
元，但后来被曝出存在强制募捐，
受人诟病。

截至今年6月底，基金会到账
资金近21亿元，理财收益达2 . 1亿
元，计划到2020年，要募集100亿
元。

“有钱好办事”，荷包鼓起来
的神木财政让政府有足够的资金

进行民生改善。
自2009年3月1日至今，神木

县的免费医疗政策已经实施5年，
报销支出逐年增加，人均医疗报
销比例达到84%至87%。神木县医
院合疗科主任乔小平说：“县财政
报销了大部分费用，人们都能看
得起病。”

但煤炭市场的低迷对神木经
济的影响立竿见影，继而使雷正
西和神木政府的威信被大大削
弱。

数据显示，上半年，神木地方
财政收入24 . 1亿元，下降23 . 8%，
仅完成全年任务 6 0 . 5亿元的
39.8%。

民间谣言四起，7月12日，一
些神木市民收到一条手机短信：

“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
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
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
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3天后，数百人围住县委县政
府大楼，直到傍晚才散去。

“免费”何去何从

连雷正西力推的神木县民生
慈善基金会也遭到质疑，有人造
谣：“基金会七八个亿去向不明！”

究其原因，李洪军认为可能
是雷正西年初的一次讲话惹了争
议，引起民众的误会。

今年1月的中共神木县委十
七届四次全会上，雷正西在报告
中说：“今后改善民生投入的主要
来源是民生慈善基金收益，政府
财力将更多的投入到宏观经济、
城乡统筹、第三产业、生态建设等
领域，投入到奖励和激发创造财
富上，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引导培
植非煤后续项目，确保民生事业

永续发展。”
陕西省神木县民生慈善基金

会理事长焦调瑜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解释说，关于基金会的成
立，早在2010年6月，县政协委员
訾诚亮提议建立“三大基金”，主
要对2008年开始逐步实施的免费
教育、免费医疗、参保养老进行有
效补充。

但是，身为“一把手”的雷正
西在如何使用该基金会资金上，
并没有完全按照訾诚亮的设想来
操作。

在李洪军看来，“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等民生工程，都是政府
提出来的，就该财政管着，‘一把
手’突然说要靠一个民间基金会
支出，再加上民间资本崩盘，怎能
不让人们怀疑财政出了问题？”

焦调瑜则显得很委屈，“我们
是民间组织，善款怎么让人民受
益，由基金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决
定，怎么能听政府的安排呢？”他
说，“我们并没有将基金会的钱直
接补充到财政该发放的领域，而只
是作为福利性项目的额外补充。”

神木县财政局原副局长刘
新民也说：“财政每年对惠民项
目的预算额都是很充裕的，投入
到这些民生领域后，还会有一定
结余，不至于用基金会的钱来补
贴财政做事。”

从一手推动基金会，到干涉
基金会资金流向，当地官员感觉
到了雷正西是想借基金会在民
生上干出点名堂，但貌似真的

“走歪了”。
“老雷这么干，大家表面上都

不会提什么意见，毕竟他是‘一把
手’，但是背后大家开始对老雷产
生意见，民生投入是财政的事，哪
能让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去干。”深

谙官场之道的李洪军说。
然而民间借贷迅速崩盘，已

经没有时间再留给雷正西辩解和
修正。

今年年初，雷正西还曾劝说
神木煤矿主不要放弃，“这只是
神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小插曲，
事物发展总是曲折前进的，不可
能一帆风顺，总是前进性和曲折
性的辩证统一，这只是黎明前的
黑暗。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
起来。”

只不过，轮到自己身上，雷正
西也束手无策。

在人们集会要“打倒雷正
西”后的一个星期，7月23日，雷
正西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
议，部署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
办理民间借贷案件、社会维稳及
完善金融运行。仅仅3天后，他就
被宣布去职。

雷正西身后留下的，是愈演
愈烈的讨债风波。据法院公务人
员称，由于累积案件过多，现在登
记立案要到半年以后了。即便如
此，他个人却迎来了仕途的新高
度，在被提任榆林市委常委后，多
名当地官员称，雷正西很有可能
担任榆林市秘书长。

“等到房产、城建的泡沫过
后，神木肯定是一片‘鬼城’。”李
洪军颇为悲观，这个城市在他眼
里，远未迎来最糟糕的时刻。

而当地老百姓更担心的是，领
导会“突然哪天一拍脑门”，终结掉
全民免费医疗和15年免费教育。

尉俊东试图先下颗定心丸，
他表示，民生建设投入绝不会减
少，民生工程覆盖面也不会缩小，
并将从严控制开支，压缩“三公”
经费，用干部的“紧日子”守住老
百姓的“好日子”。

. 8月3日，神木县城惠民路，一家高档会所关门转让。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摄

神神木木残残局局
一个人、一座城和资金黑洞

7月15

日，神木上千
民众“挽留”传
言要离任的雷
正西。（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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